
■本报记者 柳青

《花开山乡》：越是伟大的成就，
越是需要质朴真实的表达

从中央机关来芈月村挂职的第一书记白朗

挥别送行的村民，坐在车上摘下眼镜，终因不舍

而忍不住哭了起来……近日播出的电视剧 《花

开山乡》通过有温度、接地气的表演形式展现了

近年来农村基层工作者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探索乡村振兴而付出的努力，受到观众好评。

“原本是陪着父母看电视，没想到自己陷了

进去。”网友“青春是首不老歌”刚开始没想到自

己会每天蹲守在电视机前，“原来真的有这样一

群人， 在用自己的默默努力宣示着对祖国最深

沉的爱。 ”现实主义作品要走进观众心灵，就必

须贴近现实、接地气。

在文艺作品中展现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

就并深深打动人心，《花开山乡》 的导演高希希

被问及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必须“在创作中沉

下身去”，因为“没有深入体验村民生活，就无法

获得鲜活的素材和故事”。电视剧以一个朴实的

共产党员干部为人民踏踏实实地做事为着力

点，去体现党和国家对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因

为根扎得深，所以花开得鲜亮动人，剧中故事和

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观众给好书记点赞，也是
给国家的乡村振兴工程点赞

刚刚到任， 就被声讨拆迁公司倾倒垃圾的

村民冲了会场；村民和拆迁队起了冲突，监控摄

像头却都“意外”坏掉；明明是风景优美的旅游

景点， 却因为基础设施落后而无法得到充分开

发利用……电视剧《花开山乡》第一集就通过白

朗的视角， 把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矛

盾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农村基

层工作的不易。

点开《花开山乡》视频，类似“这样的书记真

好，处处为村民考虑”的弹幕比比皆是。 为什么

这位第一书记白朗会受到许多观众夸赞？ 因为

他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际结合起

来，通过建设透水砖厂、种植玫瑰花等一系列新

型产业， 带领村民闯出了一条兼顾多方利益的

科技创新致富之路。虽然是虚构人物，但白朗身

上浓缩了千千万万个真实的优秀乡村基层干部

的影子。饰演这一角色的演员王雷认为，当驻村

书记离开山村后， 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理

想、方法以及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尤为可贵的是，《花开山乡》 关注到了乡村

振兴中容易被忽视的人才梯队建设的问题。 剧

中的驻村书记鼓励年轻人回村创业、 在家门口

创业；还有一位乡村教师任教期满后申请延期，

她勉励学生们学业有成后能回来建设山村，让

乡村振兴后继有人。 这些剧情让一位在乡村从

事教育工作20多年的观众深有感触，“乡村振兴

是国家工程， 没有年轻人的参与如何实现这一

宏伟大业”。

沉下身去触摸民众，才能
在镜头前演绎最真实的农村

曾经有个驻村干部， 当年为了实现脱贫攻

坚，苦口婆心挨家挨户去说服，最后把在外打工

的村民们劝了回来一起开山采石， 挖到了村子

发展经济的“第一桶金”。这个生动的故事，正是

主创人员们在走家串户的走访中挖掘出来的。

通过这种“下生活”的创作方式，主创人员体会

到了乡村干部工作中的艰难， 拍出来的人物

角色也更真实可信。

村民刘会扛着锄头， 屁颠屁颠地跟在心

存好感的胡云霞身边，却被胡云霞一通数落，

最后还被关在门外。 观众看着可怜的刘会哈

哈一笑，这时弹幕飘过“这是杀手老宁”“反差

太大了吧”“完全没看出来是同一个人”……

在一部戏里是只要出场就让人不寒而栗的杀

手，在另一部戏里却是憨态可掬的搞笑担当，

这种“整容式”的巨大反差需要演技，也更需

要对现实中村民言行举止全方位的观察和模

仿。为了体现真实的农民状态，剧中的男女演

员尽可能不化妆， 于是被晒红晒伤的面部皮

肤、沾满灰尘的油光头发、农村人说话时的表

情和肢体习惯就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演员李小萌也说在 《花开山乡》 的表演中要

“做减法”：“但凡有一点刻意的、造作的、脂粉

气的东西，都会跟这个戏格格不入。 ”

真正与村民面对面地交谈， 主创人员才

能理解群众对基层干部的感情从何而来。 比

如当地一家小店得知剧组是来拍摄基层干部

的故事，就无论如何不肯收饭钱，因为他本人

就是农村脱贫攻坚的受益者。高希希认为，真

正能体现乡村振兴成就的文艺作品， 不是喊

口号，也不是为了应景，而是“让它真真实实

地贴近民众， 让大家在观赏当中不知不觉地

就有了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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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事重重的凝视中
用童年拯救童年

———《矮婆》和《不期而遇的夏天》交汇的儿童精神世界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造成的特殊电影市场

环境，很难想象两部完成于不同年份、不同背

景和不同风格的儿童题材电影 《矮婆》《不期

而遇的夏天》，同时出现在院线中。 湖南山乡

的 10 岁女孩“矮婆”，江西客家小镇上的转校

生“水生”，在九月的大银幕上相遇，他们被不

同的现实困境包围， 却挣扎于相似的精神痛

苦： 这些无法得到父母照顾的、 被忽视的孩

子，怎样突破孤独的囚笼？

《矮婆》的整体风格质朴，导演谨慎地不

让画面显出精致的修饰感。 蒋能杰导演之前

有多年拍摄纪录片的履历，他在《加一》《村小

的孩子》和《初三》这些作品中，持续地关注农

村变革环境下的留守孩童。 《矮婆》是他第一

次尝试剧情长片的创作， 影片延续了导演在

纪录片作品中的思考， 也沿用了纪录影像的

质感来呈现这个以留守女童为主角的虚构故

事。 蒋能杰设计了粗疏的情节框架， 给予非

职业演员自然发挥的空间。 纪实和虚构的界

限在女孩 “矮婆” 的故事里是模糊的， 镜头

远远地凝视着一群湖南大山里的非职业演

员， 他们在不成表演的表演中交付了各自真

实的生态。

“矮婆”是女孩蒋云洁的外号，她和两个

同父异母的妹妹跟着奶奶在村里生活， 生母

不知去向，父亲和继母远在广州打工。奶奶很

老了，身体孱弱，小云洁只有 10 岁，本该是被

照顾的孩子，却因“大姐”的身份，早早地承担

起“照顾者 ”的责任 ，既照看妹妹 ，也照顾奶

奶。 《矮婆》的叙事指向“城-乡”二元结构中

的结构矛盾，但主创委婉地回避了尖锐议题，

取而代之是一种心事重重的凝视。 影片中的

画面和运镜， 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农村的实在

风貌，一个女孩怎样日复一日早起，烤红薯给

妹妹们当早饭，帮奶奶分担拾柴、放牛、洗衣

这些家务，以及，《我的妈妈》这样一道普通的

作文题带给她最深重的烦恼， 奶奶无言应对

她关于生母的逼问。《矮婆》值得讨论的地方，

不是影像技巧和修辞的完成度， 它的余韵在

于对人的生存细节的记录， 从中爆发出 “现

实”深处的犀利力量。

来自母亲的爱和温存， 在云洁的生命中

注定缺失了。照顾妹妹的日常中，她变相地在

扮演“小妈妈”，这是一种苦涩的慰藉，一个女

孩在持续付出关爱时， 体会她并不曾有机会

得到的爱。她在照看他人的童年时，回味一点

自己本该有的童年。 《矮婆》是关于中国女性

逆境中顽强生长的一幅现实主义的速写，结

束于诗意的祝福。云洁短暂地和父母团聚，因

为无法解决在城市就读的问题， 不得不重回

农村。然而世俗的局促，已不能遏制少女内心

的生长———女孩回到奶奶去世的老屋， 在旧

屋窗前，她看到朝阳照亮植物上的露珠。

《矮婆》中也出现了男孩们，他们同样被

父母留在身后，和老人相依为命，在留不住老

师的村庄中，男孩们像盲目的小野兽般长大，

那些没有被接到父母身边或被送去教育资源

更好的村镇的少年，接二连三地涌去城市，开

启宛如冒险家的打工生活。 《矮婆》点到为止

的故事 ，是 《不期而遇的夏天 》展开的寓言 。

《矮婆》传递着女性本位的坚忍的乐观，《不期

而遇的夏天》是男性视角下，对于“留守少年”

所面临的精神发育的深度焦虑。

《不期而遇的夏天》 开始于一组平行叙

事： 少年水生被外出务工的父母送到镇上外祖

家，男孩木讷、怯懦、没有朋友，因为转校生的身

份被校内恶少霸凌；社会青年黄四毛拾荒为生，

常去工地上偷鸡摸狗寻些建材贱卖， 为此屡遭

包工头追打。两个“挨打”的人意外发生交集，再

窝囊的成年人面对恶劣的小孩子也绰绰有余，

黄四毛接连出手给水生解围， 男孩以为自己找

到可以依靠的“朋友”，并不知道对方和自己一

样，是被他人讥讽的“土狗”。

也许是为了让影片拥有商业片的质感，《不

期而遇的夏天》里精心构图且严密组织的视听，

一定程度地脱离了村镇生活的物理质地， 它的

装饰感和舞台感都过于强烈了， 为了烘托 “水

生”和“黄四毛”这对互为镜像的、充满隐喻感的

人物关系。表面看起来，这是一对抱团取暖的忘

年交的故事，实际上，短暂充当水生保护人的黄

四毛，是一个严重超龄的“孩子”。黄四毛的隐隐

约约的“过去”，和水生正在经历的“当下”，构成

清晰的互文———水生可能是黄四毛的过去，黄

四毛可能是水生的未来， 他们的相遇和由此缔

结的情分，是童年对童年的救济。尽管这救济很

多时候是笨拙的。

所以， 影片虽然指涉留守儿童这个现实的

社会议题，但它实际并没有围绕现实展开，而是

呈现了一则关于青少年男性不稳定的精神世界

的寓言。 与《矮婆》里生活自身质地带来的刺痛

感不同，《不期而遇的夏天》 里让人心痛的是野

蛮生长的少年对世界的想象和回应。 癞皮狗一

样的黄四毛最终对镇上的“恶霸”挥拳相向，在

象征层面救助水生，也救助自己。这种绝地反击

带着游离于生活的幻想 ， 折射创作者的思

考———在野地里生长的少年， 该如何挣脱以暴

制暴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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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银元、公砝平……扑面而来的术语暗示着程亦治作为钱银两业的桥梁

的未来；脱去鲜艳的旗袍穿上简陋的布衣，家庭巨变让昔日的千金小姐吴丽姿一

夜之间学会忍辱负重———由刘飚执导，王琼编剧，张新成、蔡文静、张志坚领衔主

演的电视剧《光芒》近日在湖南卫视播出，民国时代的有志青年尽绵薄之力利民

兴国，诠释了理想信念和民族大义的故事徐徐展开。

这部聚焦百年前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剧集开播波澜不惊，但随着剧情推进，收

视率一度破1.7%。 观众跟随着主人公不断寻找人生中的光芒的同时，也目睹着

主人公如同光芒一般，点亮当时无数实业家的希望。

被光芒照亮的他，最终也成为点亮别人的光芒

和很多正剧的主人公一样，《光芒》 的主人公程亦治出身贫苦， 私生子的身

份、失去父亲庇佑母亲发疯后的虐待、同龄人的欺凌都是他抹不去的原生家庭伤

痛。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程亦治，不仅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熟、重情

重义的品格，还有胸怀天下的大志。

作为多线并行、快节奏叙事的一部剧，《光芒》中程亦治的实业救国之路的发

展主要有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程亦治事业上的发展———为收留自己的储老

板偿还赌债、获得隆盈钱庄徐掌柜的赏识、通过胆识与才华实现学徒到协理三连

跳的职业晋升、被钱庄的同僚诬蔑陷害当众开除、沉冤得雪成为掌柜、获得钱庄

老板的赏识成为华董……不同于一些打着正剧幌子的恋爱剧， 开播前几集聚焦

小小“沪漂”程亦治的事业发展，层层推进的故事线绵密紧致。

另一条线则是银行家吴知拂对程亦治的嘱托、其女吴丽姿和他的偶然相识，

这条线可以说是指引程亦治寻觅到未来方向的一束光芒———在帮助吴丽姿寻找

杀父仇人的过程中得知钱庄老板一手制造了吴知拂之死， 还勾结各方势力构建

了一个庞大黑金帝国的那一瞬，程亦治愤然离开了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老板，

和吴丽姿共创新银行、支持民族实业。

这部剧的名称《光芒》有着几层含义———一方面，吴知拂父女犹如光芒一般

出现在程亦治的人生中，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另一方面，程亦治明白自己的人

生曾经被照亮，他和吴丽姿一起倾尽全力发出微弱的光芒，努力照亮其他实业家

艰难的前行之路。 这一路上，他们遭遇黄老板和日本人的多方打击，银行险些落

入日本人之手。 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地下党如光芒一样出现并给予他帮助，程亦

治与实业家们团结一致，携手闯关，尽微薄力量利民兴国。

后浪演员和正剧之间相互成就

色彩明亮的画面下，张新成的双眸清澈而明亮，程亦治身上青春气息扑面而

来，后浪演员朝气蓬勃的精气神让《光芒》自带青春属性。95后演员张新成虽首次

挑起年代剧大梁，但其细致入微的表演和扎实的台词功底让“程亦治”这个角色

有血有肉。 相比《以家人之名》中的贺子秋这个同样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伤害却保

持着内心纯真质朴的角色，张新成此番的演技更加成熟。亲眼目睹五卅惨案的程

亦治，愤然拒绝和日本人合作，一番热血陈词让一个民国时代有志青年的形象跃

然而出。

90后演员蔡文静在剧情伊始以银行家千金的身份登场， 青春活泼的女学生

气质和她之前演绎过的《匆匆那年》《致青春》等剧中的角色多少有点相似，但随

着剧情的发展，在遭遇家中巨变之后，这一角色改头换面，潜心蛰伏于酒廊探寻

父亲遇害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觥筹交错之间，无意得知了父亲被陷害真相的那

一刻，她还强忍着泪水，负重前行……既坚强隐忍，又有勇有谋。

近年来，年轻演员在正剧中逐渐挑起大梁———《大江大河》中在改革开放浪

潮中抓住机遇的杨巡，是1993年出生的董子健演技生涯的高光时刻；今年在荧屏

上频频圈粉的“陈延年”和“乔二强”这两个经典角色的扮演者是1994年出生的张

晚意；《乔家的儿女》中饰演“乔一成”的白宇也是90后；“乔四美”的扮演者宋祖儿

出生于1998年；《破冰行动》中的“李飞”黄景瑜生于1992年……这些高人气的后

浪演员和正剧之间相互成就， 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后浪演员让正剧走进更多Z世

代观众的视野，这些具有正能量的正剧本身也给予青年演员成长和转型的契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 在纯市场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

代青年演员逐渐成熟，和老戏骨们一同完善我国影视演员队伍的年龄结构，是再

积极不过的行业信号。将青年人作为收视率主力的正剧，以新生表演力量开拓新

的表意空间，对于正剧本身的发展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

电视剧《花开山乡》通过有温度、接地气的表演形式展现了近年来农村基层工作

者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探索乡村振兴而付出的努力。

制图： 李洁

■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记者 汪荔诚

电视剧

《光芒》近日

在湖南卫视

播出。 图为

剧照。


